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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出发，戏剧风生水起

近年来，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剧作构成了话
剧创作演出的新潮流、新趋势。从前几年的《白
鹿原》《一句顶一万句》《平凡的世界》《繁花》《尘
埃落定》《人世间》，再到近两年新创排的《主角》

《俗世奇人》《红高粱家族》《生命册》等，都在戏剧
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作品还成为市场上不断
巡演的爆款。各位如何看待近年来改编密集这
一现象？

宋宝珍：其实从中国话剧的第一部剧本《黑
奴吁天录》，到戏曲界“三国戏”“红楼戏”“西游
戏”等作品的改编，戏剧与文学的关系一直都特
别紧密。近年来文学改编的舞台艺术作品越来越
多，首先是因为出现了一大批有内涵、高质量的
文学作品，引起了戏剧界的重视，这种跨媒介的
改编也为戏剧的艺术成功奠定了必要条件。

戏剧界需要好剧本，需要把近年来的技术条
件、物质基础、空间环境用优秀剧目填充起来，广
大观众也希望获得好的精神产品。但原创剧本难
度很高，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都是小说写得好
以后，再从事戏剧创作的。如果能借助文学基础
发挥编剧的想象和重塑再造能力，把优秀的文学
作品改成舞台剧，会为演出市场带来新鲜感。另
外，文学作品获奖之后有一定的IP效应。读了小
说和没有看过小说的人都有兴趣去剧场看看小
说中的主要情节、重要场景与人物形象。

徐 健：这些年由文学改编的话剧作品大量
涌现，尤其是2015年以来，茅盾文学奖作品被陆
续搬上舞台，这背后体现了文学和戏剧的紧密关
系。戏剧从文学借力，无形中为话剧注入了“源头
活水”，提供了强劲的思想动力和厚重的故事基
础，这对话剧整体创作观念、艺术水准、审美思维
的提升、拓展是有极大帮助的。过去我们更多强
调戏剧创作的“原创性”，其实原创性与文学性是
息息相关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实践让我们感受到
了文学性对戏剧的滋养，也让我们更加确信优秀
的改编也是一次成功的原创。

陈建忠：近年来，文学作品尤其文学经典被
相继改编为戏剧并屡屡产生轰动效应，市场反馈
十分积极。一方面，这反映了当下戏剧舞台原创
力在某种程度上的“下降”问题，主要表现为作品
在思想层面的穿透力、文学层面的纯粹性、艺术
形象的经典化以及对社会宏阔面的深层触达方
面相对欠缺。许多舞台作品生产制作过快，不免
泡沫浮泛。而优秀文学作品正弥补了戏剧舞台文
学性的不足；另一方面，小说改编热也说明，今天
的戏剧市场在不断成熟。一些获奖的文学作品，
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等大众关注的文学奖项的获
奖作品瞬间被签约，体现了戏剧市场强烈的生产
需求。毕竟，比起原创新作，文学名著、文学IP改
编更容易获得市场的接受，宣传推广起来也容易
抓到卖点、热点，未演先火的现象更易产生。从观
众的角度，又能多一个渠道、样式、途径走近文学
经典、重温文学作品，进而感受文学与戏剧的不
同，怎么看都是一种双赢。

坊间有一个误区，认为改编小说对剧作家来
说是一个“捷径”，因为小说原作有着足够的故事
量、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及人情的温度、历史的厚
度和经过长期打磨奠定的文学高度。对于舞台剧
改编“扎堆”的现象，有人认为反映了这两年我们
的原创能力整体下降，各位怎么看？

曹路生：这一评价较为片面。20世纪八九十
年代，国外各种戏剧流派包括非文学性的、非编
剧性的都出现了，造成了一段时期舞台剧文学性
的缺失。但其实戏剧的传统之一就是文学改编，
莎士比亚大部分作品都是改编的，中国元杂剧很
多也是根据唐宋小说改编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
改编潮流是对前20年文学性缺失的“报复性”反

馈，是为了让文学性重回戏剧舞台。
改编是有难度的，成功与否要看能不能得到

作者和书粉的认可。《尘埃落定》有几百万的“原
著粉”，有的读者比我还熟悉故事内容。当时查丽
芳导演邀请我改编时，我明确了两个创作原则：
一是保持阿来老师藏汉结合、富有诗意的语言风
格；二是保留叙事方式，用生活中超然物外的语
言把纷繁复杂的事件串联起来。作品最终能得到
认可还是很幸福的。改编《主角》，我一是把握立
意，二是删繁就简，把与情节发展、人物成长没关
系的都删掉，三是严丝合缝地进行重新架构。话
剧《尘埃落定》靠语言的魅力抓住观众，而话剧
《主角》则靠事件、人物性格与情感发展，这是两
种不同的改编方式。

李宝群：把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舞台剧是给
中国戏剧补钙、补血，增加能量和活力。中国原创
话剧总体来看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有太多同质化、
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题材扎堆、写法雷同、人物
苍白的戏剧作品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改编优秀的
文学作品能给戏剧补充文学之钙、文学之血。

小说《生命册》有30万字，我先改成10万
字，再压缩到5万多字，体量仍然很大，因为我的
话剧一般就2万多字。所以改编是啃硬骨头，是
博弈。《生命册》中有作者李佩甫营造的世界，我
必须从我的角度一步步深入地走进去，理解这个
作品。当时我和导演、舞美、制作人一起去河南采
风，在李佩甫当年走出来的村庄挨家挨户转。这
些村子都在黄河两岸的土地上，几乎看不到人，
只看到干裂荒芜的滩涂。我感受到我的人物是从
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或在这里生、在这里死，这就
是我慢慢寻找到的小说的质感。

我和书里的男主角是同龄人，我也曾在北京
的地下室里爬格子挣钱，和他一样吃着馒头、咸
菜。这时候地域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的生命和
他的生命在交流，我的心灵和他的心灵在交流，
好像我们是一起走过来的。完成从文学到戏剧
的转换是对编剧的考验，编剧要思考如何把文
字转变为可听、可看、可表演的东西，通过舞台
化、剧场化形成戏剧张力。好的改编应该是文学
美感和戏剧美感并重的。小说的魂和神要留住，
又要按照戏剧的规律建构世界，让观众既能接
收到小说本身的文学魅力，又能充分感受戏剧魅
力。这个过程中戏剧不能败给文学。编剧还要从
舞台的角度综合考虑二度创作的空间，不但要考
虑灯光、音乐、布景，还要考虑怎么让演员有的
演，让演员有光芒，这样才可以在小说面前不被
打败。

宋宝珍：改编是非常复杂的工程。比如萧红
的小说《生死场》中，人物关系复杂，金枝不是赵
三的姑娘，成业也不是二里半的儿子。但田沁鑫
的话剧《生死场》把人物关系重构了，成为新的戏
剧，今天再演也依然有观众。《北京法源寺》也不
再是李敖的原小说了，里面有很多田沁鑫对生命
的感悟。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师
傅王世才出矿难死了，最爱的田晓霞也去世了，
他对人生已经没有什么追求了，他决定就做一个
普通的煤矿工人了此一生。但是话剧《平凡的世
界》设计了一个开放的结局：无论生活给我们什
么样的挫折，命运给我们什么样的打击，我们还
是要往前走，去探索未知的路程。李宝群老师在
《生命册》中找到了一种生活的悖论：当主人公离
开乡土去上大学的时候，背负的是全村人的款款
深情，也背上了全村人的指望和改善命运的寄
托。因此，他想念着乡土，又不敢回去面对。他
要是不背离乡土，就走不出生命的藩篱，可一旦
走出去，走得越远，背离得越多，这就是他的人生
困境。

这一过程不亚于一场“战斗”。这实际谈到了
戏剧和文学的“边界”以及如何表达的问题。

宋宝珍：改编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改编者
的眼力尤其重要，一定要选择有思想深度和内涵
厚度、人物关系有戏剧性的文学作品。好的改编
是一种新的创造，不仅需要改编者对原作进行吸
纳、提炼、加工，更需要他们为自己的生命与剧中
人的生命找到一种默契。真正的改编应该把文学
的精华压成汁，发酵变成酒，经过不断沉淀，才能
形成滋味绵长、韵味丰厚的新东西。

徐 健：回顾近40多年来的改编实践，我们
可以观察到其中蕴含的诸多变化。20世纪70年
代末至80年代初，陈白尘的《阿Q正传》、梅阡的
《咸亨酒店》，还有其他改编自鲁迅先生的戏，基
本是忠实于原著的，那时的改编策略是以原作为
主，很谨慎，不敢大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
纪之初，很多改编作品的实验性、个人色彩增
强，改编逐渐倾向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怎么改、怎么拼、怎么做，都是为了实现“我”的创
作主张。

近几年的改编作品则体现了向原作、经典
回归的趋势，更多注重从原著作品中去发现和创
作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东西。这体现了创作立场的
变化，体现出改编者与原著之间的一种对话性，甚
至是博弈，是今天的改编者自信的体现。包括曹路
生老师提到的删繁就简、严丝合缝，李宝群老师
提到的走进文学的世界、找到自我再走出，都实
现了文学与戏剧美感的并重，创造了一个新的世
界。这种变化也回答了为什么说“成功的改编是
一次全新的创作”。至于什么样的改编是准确的
表达，答案可能没有唯一性，但有一点是共通的，
那就是作者生命体验、价值情怀的注入，这也是
改编作品是否有精神蕴含与人文观照的基础。

曹路生：好的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有人类共通
的情感和当代意识。其中当代意识非常关键，因
为戏剧归根到底是演给当代观众看的。诺贝尔文
学奖获奖作家约恩·福瑟有一部作品叫《有人将
至》，讲的是一男一女跑到偏僻的地方，想建一个
二人世界，又怕有人来。其实不可能有真正的二
人世界，他者的存在就非常有现代性。所有的好
戏都要找到其中的当代意识。

其次是语言。话剧话剧，“话”就是语言，不同
的语言风格带给观众的感受完全不同。我常说北
京人艺就是北京的地方方言，而不是普通话。《有
人将至》是短而重复的，像藏诗一样的语言。阿来
也是，没有他诗一样的语言，就不可能把观众带
入到那个魔幻的情境中去。很多好作品都有原作
者强烈的个人语言风格，这是用作者的生命体验
写出来的，即使改编也要予以尊重，尽量保留。

最后是叙述方式，现在很多新改编的作品都
在这方面下功夫，叙述方式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
的现代感。

戏剧不是一个人的工种，还需要导演、演员
等人的二度创作，他们对原作品的理解可能和编
剧不一样，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宝群：我经常说，好的导演、舞美、演员是
上天送给编剧的礼物。我比较幸运，遇到的几位
导演都很好。宫晓东导演是我这些年合作最多
的一位，从《兵者，国之大事》《从湘江到遵义》《此
心光明》《行知先生》《百色起义》到《生命册》，我
俩有了一定的默契，不需要太多话就理解对方的
想法。在《生命册》的改编过程中，我俩一起采
风、一起研究，也一起去河南，去见李佩甫，共同
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创作。遇上这样一部好作
品，所有人都会打起精神来要把它做好，对它进
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这其中我比较
重视的有三点：

一是前期主创团队要有文学修养。编剧要有
对小说的理解、把握能力，才能走进小说家的世
界。导演、舞美等都应深入原文，把小说读透读
懂，烂熟于心，然后找到自己艺术表达的手段，从
而再构建一个对应的戏剧世界。二是演员要有足
够的塑造能力。在《生命册》的改编中，我和导演
都觉得传统的手段不能满足舞台需要，但如果采
用新的样式，就要考虑演员怎么适应。此外，小说
提供的艺术形象通常更复杂一些，有的人物一直
在成长、变化，有的走向堕落和沉沦，这就很考验
演员塑造和表现人物的能力。三是作品要让观众
能看进去。这就需要作品有足够的吸引力。观众
里还有读者、评论家，他们既要解读小说，又要解
读改编得怎么样，还要解读改编后文学与戏剧带
来的双重美感，这都对改编之后的作品提出了更

高要求。
曹路生：我在改编之初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只对原著负责、对自己负责，从自己的理解出发，
把读原著时最打动我的东西梳理出来，作为一版
文学本。第二步我会加入导演的意见，因为舞台
上的最终呈现是由导演把控的。胡宗琪导演是十
分认真的，他花了很大功夫做案头工作，写的导
演文本都超过我的纸本。第三步让演员加入，《尘
埃落定》和《主角》创排之前，胡导都让演员阅读
原著，去了解编剧怎么把原著改成这样，让演员
先进入文学世界，再进入到戏剧情景中。

宋宝珍：戏剧是靠完整统一、和谐一致的整
体艺术成果与观众对话的，编剧、导演、舞美、演
员缺一不可，还需要好的文化生态和好的受众人
群。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剧要走进文学世界，
体会小说家心灵的脉动，掌握整个故事线索，还
要考虑到戏剧时空变化的逻辑，这是非常难的一
件事情。

徐 健：现在欧洲主要剧团里，改编都不再
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样的作品太多了。我参加法
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波兰弗罗茨瓦夫戏剧节等，
看到参演的作品里一半以上都是改编。近些年，
许多来华演出的剧目，文学改编的作品也是占据
主流。这些作品大都想通过文学作品找到和当下
生活、人们关切共通的东西，实现自身对创作、艺
术、社会等问题的表达。如俄罗斯的《兄弟姐妹》
《静静的顿河》《叶甫盖尼·奥涅金》等都是其中的
优秀作品。

近五六年，国内改编作品数量庞大，体现了
当下戏剧创作者观念的变化，这是一个大课题。
比如很多剧作家对于大时代故事有偏爱，所以我
们看到很多改编作品里有明显的时代肌理，闪耀
着生命的光泽，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主角》
《人世间》《生命册》，这些作品增加了当下话剧舞
台文化厚度。还有一类作品是地域性特别突出，
如《繁花》《俗世奇人》，再有就是偏重于民族文化
的反思、揭示的，如《尘埃落定》《正红旗下》《活动
变人形》《一句顶一万句》等，都是以舞台艺术的
形式完成了对民族心理、精神变迁的重新反思或
者观照。

此外，一些导演在二度创作上追求全新的叙
事方式，也是当下文学改编比较典型的特点。比
如孟京辉改编余华的《第七天》，就是用带有强烈
个人风格的戏剧语汇重构这部作品。再如牟森导
演的《红高粱家族》，将改编建构在了他一贯追求
的叙事体系中。深入研究这些现象，对我们今天
和未来的创作都是有益的。

陈建忠：的确，从小说到戏剧不是简单地从
一个形式改换为另一种形式，不是简单地把纸面
文字变成立体形象，更不是我不止一次地看到的
那样：演员在舞台上成段地引述着小说中的文字，
用所谓戏剧的方式简单地肢解、平移小说，简化
情节，把文字干巴巴地放置在灯光下。我们需要
的是剧作家深入到小说的深层肌理，把自己的生
命体验融合在剧本中，呈现出有戏剧意味的人
物、形象、台词、动作、节奏。这个过程是从文学、
文字到舞台语言的系统性工程，是情感的共通、
生命的传递、认知的叠合以及审美的再次发现，
有时甚至是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再造，有着“离
形得似、得意忘形”的超拔效果。我欣赏的改编就
是这样的一种“创作”，是不亚于“原创”甚至是更
为凝练、集中、升华的创造。这样的改编越多，我
们就越能看到更丰富的人物、更丰沛的情感，看
到更多从小说走向形象化的戏剧作品，而受益的
正是剧场和观众。

此外，从文学到戏剧改编的繁荣，也让我们
再一次重新认识到文学在戏剧中的支撑作用。文
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而剧本则是一剧之根本。
只有那些有着深厚文学底蕴的剧本，才能够生发
出一幕幕精彩的戏剧、一场场精彩的演出。能打
动观众的，永远是那一个个具有文学丰富性的人
物和一场场有着文学意味的戏剧情境。小说改编
为戏剧的兴盛，首先是“文学性”的胜利。这也提
醒着我们，戏剧创作要尊重文学、尊重剧本，要尊
重戏剧中的文学创造力。

话剧《尘埃落定》剧照 话剧《繁花》剧照

本报讯 2023年12月25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
82周年、正式成立22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国家话剧院
的艺术家们回信两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央视网联合出品的首部戏剧电影
《抗战中的文艺》在北京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正式发
布。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第一部原创文献话剧，这是该剧
自2022年首演之后，以数字化、影视化的拍摄手法拓宽戏剧
舞台边界，为话剧观众、电影观众提供文化消费新体验的一
次崭新尝试。

近年来，中国国家话剧院不断探索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新
路径、新方法，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就是其中的重要成
果。该片创造性地将装置影像艺术和戏剧表演艺术融合，在
光和影、演与歌的诠释中真情再现了1931年至1945年艰苦
卓绝的抗战岁月中，胸怀爱国之志的文艺界先贤不断求索、

奋斗，以文艺作品唤醒民众的历史，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表示，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电影和话剧都肩负
着推动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重任。该片在全国影院的上
映，体现了电影和话剧两种艺术形式的深层次融合，是话
剧舞台电影化、数字化的多元创新尝试。中国国家话剧
院院长田沁鑫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话剧院先
后创作了一批贴近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声的原创作品，
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好评。近两年来，剧院深耕精品题材创
作，努力研发数字演艺新业态等，此次《抗战中的文艺》开启
了国话与中影合作的新起点，剧院将以戏剧电影的方式继
续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国有文艺院团现代化、数字化、赋能
化发展运营新模式，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建设。 （路斐斐）

本报讯 岁末年初，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熊
召政携手创作的跨年大戏、北京人艺首部改革家题材历史剧
《张居正》在首都剧场开启了首轮21场连续演出，在京城舞台
再度掀起观演热潮。该剧根据熊召政2005年荣获茅盾文学奖
的长篇小说《张居正》改编，剧本前后历时四年、九易其稿。继
2010年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成功播出之后，作者本人再度出
任编剧，为北京人艺全新量身打造了这部舞台剧版《张居正》，
以独具人艺特色的风格和样式，实现了北京人艺历史剧在深度
和广度上的再开掘。

“希望观众通过此剧能感受到历史剧的现代思考。”北京人
艺院长、剧中张居正的饰演者冯远征说。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改
革家，明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举措与历史贡献一直
被后人以多种角度进行评说。话剧版《张居正》以高度凝练的
笔法表现了人物的心路、历程与反思，彰显了改革家的理想与
勇气、胸怀与担当。全剧采用现实与非现实两条线索并行的方
式交替叙事。一条选取张居正任首辅时的重要事件，串联起他
的改革之路；另一条则大胆展开想象，以非现实的手法表现张

居正身故之后的思索；同时，让成年与少年时期的万历皇帝进
行隔空对话，通过剧中人物在不同时空的交汇，全方位展现张
居正的内心世界及周围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舞台上，空
灵、流畅、简约的舞美风格营造出极具东方审美意境的戏剧空
间。八根红色立柱构建起整个舞台空间，其设计灵感来自故宫
建筑。在多媒体数字影像的协助下，整个舞台打破了真实与想
象的边界，在实与虚、明与暗的“流动”之间实现了具有当代审
美意味的连接与共融。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文本的解读，我们完成了一次对时间
和历史的跨越。”导演闫锐表示，该剧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表达
呈现出一种历史纵深感，让观众得以从不同层面回溯历史，了
解张居正改革的时代价值与意义。排练期间，剧组组织演员到
张居正的故乡湖北荆州等地寻找历史遗迹，深入了解明代的礼
制、文化、政治生态等，同时以戏曲的四功五法来帮助演员进行
话剧的民族化探索。该剧将演出至1月14日。

（路斐斐）

“茅奖”作品《张居正》首登话剧舞台

近年来，基于文学作品改编的话剧已成为国内戏剧演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多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被轮番搬上舞台，更体现了文学和

戏剧的紧密关系。本次对谈邀请改编一线的创作者与戏剧研究者、评论者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度解析，并围绕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的策略与方法、舞

台艺术的精品打造等话题展开讨论。希望能为文学改编戏剧的实践提供有益思考与借鉴。 ——编 者

对话嘉宾：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曹路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剧作家）
李宝群（剧作家）
徐 健（《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陈建忠（广东省艺术研究所编剧）

话剧《主角》剧照

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

探索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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